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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辉报到后，又回家里待了

两天。黄丽一直在外忙活着，每天晚
上都是 10 点后才回来。杜光辉问
她，她只是说谈业务。再问，干脆就
不回答了。

杜光辉为此心里郁闷。成了下
派挂职干部，机关是不好再去了，至
少不能经常去了。他现在想起上班
的地方，应该是桐山县了。

桐山那小小的县城，这时就浮
现在杜光辉的眼前。

四面环山，也别有一番宁静。
杜光辉突然从心里有点喜欢了。

杜光辉那天跟着丁部长去同县
里的林书记见了面，算是报到了。当
天，他本来准备就住在桐山的，可是
叶主任说：“杜书记的住宿还没安排
好。原来安排给挂职干部住的宿舍，
因为上一届挂职的省信访办的刘处
长只挂到一半就提前调走了，所以房
子另作了安排。”林书记说：“那就让
杜书记多休息几天吧，放心，来了桐
山，报到了就行。”

这话多少让杜
光辉有些心里不舒
服。怎么叫“报到了
就行”？我可是正儿
八经地来当副书记
的。虽然只是挂职
两年，可这是由省委
定的。怎么能报到
了就行？

但 是 ，杜 光 辉
没 有 把 这 话 说 出
来。他是一个不太
喜 欢 计 较 这 些 的
人。他更喜欢的是
把一些心事，深深地
藏在心里。他只是对叶主任说：“那
好，我下周过来吧。”

“到时，请杜书记先给办公室打
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叶主任边关车
门边道。

杜光辉在家里走了几圈，想：干
脆到桐山去吧，自己已经是那里的副
书记了，不去那儿去哪里呢？

杜光辉收拾了一下，就出了
门。这时他才想起到桐山可是好几
个小时的车程的。不比在省城里，抬
脚就走，或者上了出租就行。到车站
打车吧，可是……想起来，好像也有
很久没在车站打过车了。前几天叶
主任曾说让车来接他，但这总不太
好。

杜光辉想了想，还是往车站去了。
上了到桐山的车，一个中年模

样的男人坐在杜光辉旁边，男人从包
里拿出一只硕大的茶瓶，打开，咕噜
了两口。杜光辉仿佛闻见那茶的淡
淡的香气了。

男人问：“也到桐山？”

杜光辉就点点头。
“走亲戚？做生意？看你这样，

不像做生意的，倒像坐机关的。”
“啊，是有点事。你也到桐山？”
“是啊，我家就在那儿，听说要

下雪了，赶着往回跑。”
“下雪？”杜光辉很少看天气预

报。
“一下雪，这路就不通了。桐

山，就成了死山了啊。”
“这话怎讲？”
“大雪封山，更封路啊！山里人

苦，就在这儿。”男人叹了口气，“本
来，到年底，是卖茶叶的最好时候，但
年年都是大雪，路不通了。只好先把
茶叶托给贩子。钱他们赚了，我们种
茶的，茶产量不高，又赶不上好销路，
唉！”

桐山出茶，这杜光辉是知道
的。在桐山县情介绍中，茶叶是桐山
的主要农特产品。桐山经济主要有
两大块，一块是茶叶，一块是矿产。

“你是哪个乡的？”杜光辉问。
“窝儿山的，桐

山最里面的一个乡，
也最穷。其他地方都
开矿了，这儿去只能
种茶。也没人组织，
茶长出来好看，卖出
去却是贱价。穷窝儿
啊！”

杜 光 辉 没 听 说
过窝儿山这个名字，
对于桐山，他了解得
还太少。

男 人 望 了 望 杜
光辉，说：“你这衣少
了 呢 ，马 上 要 降 温
了。”

“啊！”杜光辉看看车窗外，天确
实有些灰蒙了。

“要下雪了，回家窝冬了……”
杜光辉就问男人：“听说现在山

里没什么劳力在家了，那经济……”
“啊，这个啊。现在是跑遍村子

也找不着劳力啊。我头几年也在外
打工，这两年老婆身体不好，孩子又
读书，只好回来了。一回来，日子就
没法过了，一年下来，才两三千块，管
孩子学费都不够。开春了还要出去
了，只是家里放心不下……”

“不是有一些新的农村政策？
包括粮食直补什么的？”

“是有啊。可是我们那老山里，
没有田，直补也就没了。”男人望着杜
光辉的眼光有些空洞了。

“那地方政府也不想想办法？”
“想什么啊？都去采矿了。我

们那村里，连书记都没人愿意来当。
最后只好党员轮流，一人干
一年。你说这样，还搞什么
经济？唉！”

精诚所至，皮定均三进裴府访
子明

这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
1944年9月21日，伊川县白沙镇的乡
亲们如寻常般沉入梦境。却不料，一
觉醒来，人人大惊：原来，这满街一片
静寂，尽是席地而卧的兵，究竟怎么
回事呢？

1944 年 4 月，日寇占领洛阳、郑
州、许昌等 38 座重镇，四万多平方
公里国土沦陷，几十万同胞落入了
任人欺凌、任人杀戮的苦难深渊。5
月，中共中央决定进军河南敌后。9
月，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
政委，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大
踏步挥师挺进豫西。第一站，白沙
镇。那露宿街头的队伍，正是皮司
令的兵。

兵临豫西，根据地是重中之
重。几经筛选，我根据地选址登
封、临汝、嵩县、偃师等县交界处
的箕山地区。箕山是伏牛山的余
脉，有高耸入云的大熊山、小熊
山、密腊山，山势
险 峻 ， 森 林 茂 密 ，
纵 深 开 阔 ， 进 可
攻、退可守，且在
山之间有条狭窄通
道，形成“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的
一扇“石门”。进入
箕山中心，有个群
山环抱的东、西白
栗坪，白栗坪有葫
芦套、南豪沟、前
套 、 后 套 ， 人 称

“老虎套”。这里南
倚临汝、禹县，北
连登封，正是打游
击的好去处。

皮定均司令一锤定音，先遣支
队司令部就设在了东白栗坪。

那时，豫西的城镇大都有日伪
军驻防。在广大农村，封建势力强
大，土匪多如牛毛，反动地主武装
林立，原国民党的基层保甲组织，
多数在日伪军占领后，又原封未动
地变为日伪基层政权。位于箕山脚
下的登封、偃师、巩县地区，更是日伪
政权、国民党县政府、乡镇实力派、地
头蛇等各股势力的逐鹿之地。

面对种种错综复杂的日伪顽匪
地方势力，八路军豫西先遣支队的决
策是：下好五步棋，赢得整盘棋！

第一步棋是“老生新谈”，即深
入宣传发动群众。

第二步棋是“秋风扫叶”，即取
缔一切汉奸组织。

第三步棋是“点燃星火”，即发
展人民武装。

第四步棋是“拯救民生”，即废
除一切苛捐杂税。

第五步棋是“凝心合力”，即建
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爱国统一战线。

要走好这五步棋，关键的一步
是凝心合力，牢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皮司令决定从争取裴子明入手。

裴子明，原名裴泰玉，偃师县府
店乡乡长、联保主任。他是府店佛光
峪村人，家中弟兄四个，因家穷，除了
排行老四的裴子明读过几天私塾外，
三个哥哥均未上过学，都是农民。裴
子明从小好舞刀弄枪，和少林寺和尚
交往密切，练得几套好拳脚，能双手
打枪，且弹不虚发。此人性情豪爽、
耿直，人称“裴大炮”。

“裴大炮”孝敬父母，尊重兄长，
重义气，好朋友。曾受偃师进步学生
和抗日人士的影响，于 1930 年至
1936年，投奔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的
部队，从当兵到任排长达 6 年之久，
这也是他衣锦还乡并当上乡长和联
保主任的缘由。

裴子明当上联保主任后，做过
一些坏事，但也办过
一些好事，他在佛光
峪西口孜建了北大
庙和佛光峪两座学
校大楼，并资助一个
叫裴进学的穷孩子
上学，还修通了东、
西沟去南山的大路、
桥梁，在群众中有一
定威望。裴子明在
当地拥有一支 200 多
人的武装，他本人就
有手枪 3 支、步枪 12
支、机关枪 2挺，是当
地的实力派人物。

裴子明还与国
民党38军驻府店乡的35师师长孔从
洲交情甚好。孔师长在日军入侵、38
军奉命撤退前，把该军存放的八窑洞
枪炮弹药秘密交给裴子明保管。裴
子明对国民党的溃退十分不满，对日
寇入侵极端痛恨。日本人打过来后，
他把府店乡周围的佛光峪、李沟、蒋
家门、车里等几个村的青年组织起来
打日本，人称“杆子队”，主要活动在
佛光峪周围。

这佛光峪位于偃师、巩县、登封
的交界处，有“鸡啼鸣三县”之称。一
次，日伪军向府店后峪村进犯，裴子
明率“杆子队”英勇抵抗，打退了日伪
的进攻，威震一方。日伪军一来，他
便把小孩、老人疏散到山上，之后亲
率“杆子队”去打敌人，一连打了好几
仗。其中最残酷的是府店九龙角之
役，他率 100 多人同日伪 300 多人展
开白刃格斗，打了三天三夜，仅裴子
明一人就击毙和捅死鬼子 4个、汉奸
3个，直打得日伪军抱头鼠
窜，没能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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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可这个代号也不是
随便取的啊！俗话说人的名树的影，为了给儿子取一
个响亮又有寓意的好名字，我们全家又是查字典，又是
翻唐诗，真是煞费苦心。

本人姓夏，宝宝的奶奶给取的名字叫“夏一闯”，说
是让宝宝将来能闯出一片天地，大家一致给否了，原因
是就闯一下没后劲。宝宝爷爷取的是“夏翔龙”，这个
也不行，土里土气的。宝宝外公取的名字是“夏梦”，老
婆给否了，说是您老人家是夏梦的“粉丝”，谁不知道
啊！再说了梦来梦去一场空。总之两家人取了十几
个名字，没一个过关的。

眼见一个个名字都不好，我媳妇急了：“姓夏不好
取名，现在法律不是规定孩子姓父姓母姓都行吗，我看
干脆让宝宝跟我姓刘得了。你看刘翔、刘德华、刘国梁，
还有个皇帝叫刘秀呢，哪一个不是我们老刘家的人！”

我心想这怎么能行，我这辈子也就能有这么一个
儿子了，岂能姓了老婆的姓！真要那样，还不让那帮哥
们儿笑话死我啊！想到老婆正在坐月子，咱惹不起，于
是就和颜悦色地劝说：“我知道其实姓咱俩谁的姓都无
所谓，可你想过没有，我们家是两代单传，我怕爸妈接
受不了。你看这样行不，在宝宝的名字里，把你的姓加
进去。”老婆真是通情达理，乐呵呵地同意了。

第二天，我向全家人宣布了我和老婆的决定，并
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儿子，也只能有一次给儿子取名
的机会，这个机会我不能让给别人，不管好赖，由我来
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老婆对我说：宝宝的名字，一定要体现出你对我的
感情。老婆说得有理，生孩子遭多大罪呀，所以我说：
那就叫“夏爱刘”，老婆反对，说是太肉麻。叫“夏怕
刘”，老婆更反对，说是太娱乐。我最后说那就叫“夏敬
刘”，老婆想了一会儿，居然同意了。我美得冒鼻涕泡：
这名字好吧，你老公多有学问！虽然这个名字没有什
么诗情画意，但我敢肯定，在重名率这么高的情况下，
没有第二个人叫。老婆也是一脸的高兴状。

没想到当晚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感到天摇地
动。睁眼一看，老婆正坐在我旁边看着我，我吓了一
跳，立马清醒了：怎么了老婆？做噩梦了吗？老婆没好
气地说：谁像你没心没肺的样子，还能睡着觉。我想了
一晚上，夏敬刘这个名字不好。我忙问：为什么？老婆
说；你看我叫刘雅欣，熟悉的人都管我叫刘欣，省了一
个雅字。将来儿子长大了，要是按这种叫法，听上去不
就成了“下流”了吗！

我一听，“仰天长叹”：我的天哪，你真能折腾人，
还让人睡觉不？我看实在不行，你先把名字改成娘家
姓，再给儿子取名吧！

重新躺下我心想：等儿子长大了，说什么也不能让
他娶老刘家的姑娘，连取个名字都这么难！还有一个
事我没敢告诉老婆，要是按过去的叫法，她还是“夏刘
氏”呢！嘻嘻！

我父母刚刚结婚时，双双在一个中等
城市的中专学校任教。直到今天我也无
法理解，他们当年是怀抱怎样狂热的理想
与信念，而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携手
来到偏远的大山里，参加一座小型钢铁厂
的筹建工作，并最终留在了那里，而且其
乐融融地生下我们三个儿子。

和那些山里的孩子不同，因为父母的
原因，初降人世的我便有一份城市户口。
但在13岁以前，我从未在城市生活过一
天。7岁那年，为了让我看一眼“南京长江
大桥”，父母利用出差带我去了趟南京，那
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据母亲回忆，当火车
驶过南京郊区的一座小石桥时，我突然站
起来激动地高喊：“看啦！南京长江大
桥！”满车的人都笑了。

那一次的远行对我的童年时代的影
响是深远的，我无法描述一个久居深山的
孩子，当他亲眼目睹了都市的繁华后，当
他知道自己是个“城里人”时，对于那种未
知生活是怎样的渴望与向往。

后来我开始旷课，为了看火车。山区

没有火车站，但每天却有一列火车从山间
驰过。我躺在半山腰的山坡上，头枕着黄
书包，耐心地等候。对于这个钢铁庞然大
物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可当它从我的脚
下飞驰而过的瞬间，我的心跳总能与它的
呼啸颤动产生共鸣。我知道它将驶向那
个叫城市的地方。我的视线沿着两条平
行的钢轨延伸，一直到火车消失的地方，
心里空落落的，那种感觉大概就叫失落或
惆怅吧。

1980年，全国很多中小型炼铁厂相
继下马。那一年我十三岁。这场突如其
来的变革彻底打乱了我家平静的生活，因
为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山，回到城市。我的
心情是复杂的，激动、忐忑、更多的却是兴

奋。父亲带着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同
学们得知我将去城市上学，羡慕地在黄土
操场上为我送行。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只是草草地回头一瞥，同学们的背后是一
片绵延的青山。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
画面后来竟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

我们的新家是一个类似四合院的房
子，住着三户人家。紧挨着东院墙外是一
条穿越城市的铁轨。每天午夜时分，总有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整个房子都在颤抖。
父亲满脸愧欠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厂里
有困难，暂时只能住这样的房子。可我们
全不在意，而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态面对新
的生活。毕竟在城市里有了一个家，仿佛
是城市收容了我们。

久居大山，不仅是我们三兄弟，包括
父母也很难适应城市里的生活。城里人
与山里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一件事我
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家没有电视，那时正
在热播《加里森敢死队》，面对女邻居的盛
情邀请，我们全家去看电视。看了两个晚
上，男主人就委婉下了“逐客令”。我们全
家羞愧难当，第二天父亲从厂里借钱买回
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那时大山里也有
少数人家有电视，每晚主人把电视抱到露
天，供别人观看，哪怕是过路的陌生人。

我和城里的同学有些格格不入，这使
我变得孤僻。每天晚上都无法安睡，直到
那列午夜的火车驶过，好让它把梦境带回
大山。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直到习以为
常，直到午夜的火车再也穿不过梦境。

后来我家搬进了新的楼房，时光如那
列午夜的火车，无法阻挡地驰过，我们终
于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恋爱、结婚、
生子……恍惚三十年，再也没回过大山，
并非无情，实在太忙。因为成了城里人，
生活就不再有大山般的宁静与从容。

澳洲地广人稀，主要的代步工
具就是汽车。尽管我在国内对开
车恐惧万分，但在这里也只能随大
流学车了。因为不会开车的人，只
能成天待在家里做全职太太，我可
不愿这样。先是理论考试，突击复
习了一下，顺利过关。接着就是找
教练，4 个月后，已经学了 40 多个
学时，中间还回国突击了一阵，于
是信心满满的奔赴考场。

第一次是个女考官，出发前让
我按了一下喇叭，算是回答了一个
问题。谁知刚刚出门不到50米就
遇到红绿灯，等了半天，正要随前
面的车一起溜过去，绿灯突然变
黄，急忙刹车，只听旁边一阵稀里
哗啦，考官手里的纸笔掉了一地。
急忙打了个哈哈，说声 sorry，考官
倒是啥也没说，只是狠狠地白了我
一眼。刚刚觉得自己渐入佳境，考
官发话了：前面左转，并入主要双
行道。这儿的车怎么开得这么
快？隐隐觉得自己应该加速并道，
又想是不是该减速让路? 到底是加
速还是减速，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时考官发话了，加速，打转向灯!
回到考点，考官说我1个大错10个小
错，下次再来。垂头丧气的回家，也得
出个结论，路上考官要是开口告诉你
怎么开，那就必死无疑。

第二次就是开自己的车了，期
间拉上老公沿着网上给出的考试
路线走了 3 条，再次自我感觉良
好。这次考试是下午，上午把车从
里到外擦了一遍，穿上正装，对着
镜子瞧瞧，怎么看都像是个会开车
的专家。这次是个老头，不苟言笑
的，开出来没多久就让我在路边停
一下，一不小心靠上了防护栏。虽
然没有把车身擦伤，但也让考官惊
恐万分。剩下的行程我感觉恍恍
惚惚的，都不记得怎么开的。回到
考点，又是 sorry，还是 1 个大错 10

个小错。居然不是防护栏那个地
方，而是有条路超速了。

第三次，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
考试中心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老公也陪我开过了考点上列出的
全部14条路线。我彻底厌倦了练
习，开到那附近就觉得恶心。从小
到大，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此想做而
做不成，我甚至觉得过不过已经完
全不在于我自己，而在于天意了。
尽管觉得自己命比纸薄，但当考官
再次推门进来叫我的时候，我还是
忍不住感谢上苍了。当最后考官
跟我说通过的时候，所有积压在心
底的阴霾一扫而空。

所谓好事多磨，经过三次考
验，我终于能够在澳洲的公路上自
由驰骋了。

十年前的国庆节那天，我正在单位值班，有个女
孩打电话找我，她连珠炮似的向我诉苦：和领导有矛
盾，与家人关系也不和谐，同事认为她清高，活得挺
累。她吐字频率快，不容我插嘴。好容易等到她短暂
停顿的空隙，我忙道:“喂!小姐，你搞错了，我不是你要
找的对象！”她抢着说：“不，我找的就是你，前几天，你
不是在省卫生报上发表了一篇《向异性倾诉有益身体
健康》的文章吗?”“所以,你就找我倾诉来了?”“我不过
是想证实一下你的文章是否灵验。”“效果如何？”“还
行，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是轻松多了。”

真有趣，世上竟有这种女孩：“以身试文”！正在
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她说声“拜拜”就收线了。

闲下没事，我不由又想起那个“匿名电话”，那女
孩声音甜甜的，本地普通话浓浓的。我多么希望她又
遇上许多麻烦啊，那样，她又会找我“倾诉”了。

那天，在我忙得一塌糊涂为领导赶写一份讲话稿
时，那女孩又来电话了：那里不顺心，这里心不顺。待
她告一段落，我立即插问:“喂!你哪个单位?”“不告诉
你。”“叫什么名字?”“云冰。”“哪两个字?”“天上的云，
地上的冰。”“哇！好名字，你老爸一定很有学问？”“我
爸爸是教书的，当然有学问。”“他写文章吗?”“不写。”

“啊，是两脚书橱。”“什么？两脚书橱?我告诉我爸去。”
“告就告吧，他又不是我的老丈人。”“你说我爸是你丈
人？你想沾我便宜?”“泼水难收，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吧！”“好，我会惩罚你的！”啪！她把电话挂了。

半个月过去,她再没来过电话。正在我寝食不安，
等待她“惩罚”我时，她又来电话了，声音甜润清爽，全
无问罪之意：“阿梅，今晚我请你看电影，晚上8点，光
明电影院门口见。”我忙回答：“一切遵命。可是，我还
不认识你呀！”她狡猾地笑了：“我也不认识你。不过，
我们会认识的。”

我提前来到电影院门口，果然一眼就认出了她。
看完电影，我请她喝咖啡。经过交谈，我知道她在市
直机关工作，平时爱好文学，因常在报刊上发现我的
文章，所以对我很感兴趣，于是，便有了电话诉苦等一
系列行动，放长线钓大鱼，引我这个“王老五”上钩。

长话短说，我们又通了一年多的电话，终于为了
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如今，我们的儿
子都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我们依然每天都通电话。
感谢你，我们的电话红娘。因为有了你，我才有了今
天这个温馨的家。

涛 涛 图

老爹说乡下的桃子成熟了，想送
点过来给孙子吃。其实，来回的路费，
足够买20倍的桃子了，不过，老人家的
善意不好拒绝。或许他是想念他的儿
子和孙子了。

老公出差在外，我只得请假去接
他，老人得知因为他的到来，我请了半
天假，连连摇头自责，好像他的到来给
我们增添了好大麻烦似的。不住叹息
道：“哎，真是不应该，真是不应该，耽
误你半天的时间。你把钥匙放在对门
的邻居家，我过来，自己开门进来不就
行了吗？……”他不明白，城里可不比
我们村子，一家的客人就是全村的客
人。我们这里，基本是对门不相识的，
贸然将钥匙放在别人家里，就算我自
己放心，别人也未必愿意接受这委托
的，毕竟是关系到以后的门户安全的
大问题。

老爹带来了一大篓桃子，这种水
果不及时吃完，就会烂掉。老爹心中
早有打算，对我说：“你给楼上楼下的
邻居都送点桃去吧，以后也好多个照
应！”可是送桃的事情，迟迟没有实
施。不是我小气，而是实在没勇气去
叩开别人厚重的防盗门，更不愿意面
对冰冷的猫眼，去接受一只充满猜忌
的眼睛将我审视猜度半天。

老爹一直奇怪，从楼下到楼上，为
什么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冷冷清清
的。他也不喜欢我们一进门，就将大
门“砰”地一下关上，让他感觉心里堵
得慌。乡下的人习惯于相互走动，即
便吃饭的时候，也端着碗到处串门。
这鸽子笼般的楼房，让老爹十分压
抑。我们不在家的时候，老爹总是开
着防盗门，坐在门口抽烟。每次回来，
看见这个情景，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假
使遇到坏人，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老
人，入室抢劫之类事情是再简单不过
的了。思量再三，决定向老爹明确其
中的厉害：城里各种各样的骗子都有，
抢劫盗窃无处不在，丝毫不能心存侥

幸的。并一再强调我们不在家的时
候，务必关好门，谁叫都不要开。老爹
更加纳闷了：坏人在城里扎堆了吗？

傍晚，和儿子一起陪老爹出去散
步，老爹给儿子拎了两个桃。在楼下
遇见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拿着一辆
玩具挖掘车对我儿子炫耀：“挖挖车，
挖挖车！”小孩子之间都是有共同语言
的。老爹见那孩子白净可爱，就递给
他一个桃子，孩子边走边吃。这可吓
坏了不远处年轻的母亲，“哎呀，从哪
里来的桃子啊，你怎么能吃陌生人的
东西呢？你不怕被拐走吗？”年轻的女

人嚷嚷着，狠狠地将桃子打落到地
上。拉着那孩子转身就走的瞬间，回
头盯着老爹，充满敌意，好像要透过他
的淳朴本色，探察出善良背后的人贩
子实质。老爹站在那里，欲辩无言。

本来打算在这里住半个月的，只
住了一个星期，老爹就悄悄地收拾了
行李，说农村忙，他得回家了。或许，
淳朴善良的老人，本来就不属于这浮
华尘世，那孕育着岁月黑金的大山里，
才是他善良朴实的归宿。

老爹回乡下去了，带着对这座城
市的敬畏，也带着对城里人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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